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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1 月 ，鲁 迅 南 下 广
州。次月，他应邀到香港做了两
次演讲：头一次名为《无声的中
国》，再一次叫《老调子已经唱
完》，都跟声音有关。

数年前，我为花城出版社编了
一种鲁迅的散文随笔集，为方便
计，就以《无声的中国》命名。书的
销量尚好，编辑告诉我，拟于近期
重印。我便藉此机会，作了较大的
修订：一是把小说和别的文类收进
来，二是内容多少跟声音有关。

鲁迅（1881-1936），原名周
树人，浙江绍兴人。青年时留学
日本，弃医从文；归国后，在教育
部工作，并在高校兼任教职。此
间加入《新青年》团体，创作白话
文学，提倡“思想革命”。后离
京，南下厦门，再至广州。恰逢
国民党“清党”，他谓之“血的游
戏”，愤而辞职。最后定居于上
海半租界，即所谓“且介亭”，直
至病逝。

由满清而入民国，鲁迅一直
把自己视为“奴隶”。他说：“我
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
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
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何谓奴隶？鲁迅的定义有
两个参照：一是主人、专制者、

“奴隶总管”，奴隶是在他们的屠
刀和皮鞭之下的被压迫者，他文

中也称“悲愤者和劳作者”。另
一个参照是奴才，论身份，一样
带有依附性，但“劳作较少，并且
失去了悲愤”。奴才从奴隶生活
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
醉，要使自己和别人安住于这生
活；而奴隶不同，永远打熬着，不
平着且挣扎着，极力摆脱套在身
上的镣铐。

早在留日时候，青年鲁迅便
寻找并引进域外的“新声”，“使
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
冲决嚣叫，状犹狂酲。”在《摩罗
诗力说》一文末尾，他发问道：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
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
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
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然
而，他听不到有“先觉之声”“破
中国人之萧条”，唯有一片沉寂。

辛亥革命的风雨过后，中华
民国为北洋军阀所劫夺，北京陷
入一段相当长的黑暗时期。其
时，他读佛经，抄古碑，暗暗地消
磨生命。《新青年》的编辑朋友前
来动员他做文章，有如下著名的
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
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
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
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
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
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
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
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
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是启蒙者的声音。
五四过后，启蒙运动退潮，

学生爱国运动及工农运动随之
高涨。鲁迅在学潮的起落间度
过了几年，至“三一八惨案”时，
他由空洞的“救救孩子”的“呐
喊”到直接为受压迫、受驱逐、受
虐杀的学生代言，不惮于反抗政
府，与知识界的“正人君子”之流
展开私人论战。他誓言不进“艺
术之宫”，这样描述他单身鏖战
的境况：“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
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
大骂”，哪怕“被沙砾打得遍身粗
糙头破血流”，却能从中享受复
仇的快意。

当时北京政治环境恶劣，鲁
迅于 1927 年 1 月来到“革命策源
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不
出半年，遭国民党“清党”，遂“为
梦境所放逐”，年底定居上海。
此间，一方面他说被杀戮吓得

“目瞪口呆”，另一方面却不曾间
断抗议的声音。此时，他的心又
为“血腥的歌声”所充满，正如他
所宣称的：

但 我 坦 然 ，欣 然 。 我 将 大
笑，我将歌唱。（《野草》题辞）

在上海的最后十年，鲁迅曾
经加入过一些团体，如“中国自
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
但 是 ，实 际 上 ，他 一 直 坚 持 独
战。这时，国民党实行“一党专
政”，对于言论出版的审查控制
日益严酷。鲁迅不得不使用多
个笔名，在专制独裁政体下开始

“隐微写作”，创造了一种如他所
说的“吞吞吐吐”“曲曲折折”的
反抗的奴隶风格。对于一个知
识分子作家来说，失去自由言说
的权利是十分痛苦的；鲁迅却认
为，这正是广大被奴役的人们所
承受的命运。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鲁
迅的处境愈来愈坏，甚至在“左
联”内部也受到压迫，致使他不得
不“横站”着作战。1933年以后，
他信中常常出现“寂寞”“苦痛”

“焦烦”“寒心而且灰心”一类字
眼，那是搏噬之后，躲进深林里舔
自己的伤口的野兽的声音。

对于大时代的变动，他曾经
这样述说他倾听的经验：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
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
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
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

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
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

在他那里，沉默也是一种声音。
反抗黑暗的人决心与黑暗

同在，这就是鲁迅说的“爱夜”。
他说：“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
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
一 切 暗 。”他 是 有 听 夜 的 耳 朵
的。在旧体诗里，就随时记他所
听见或听不见的声音：“几家春
袅袅，万籁静愔愔”；“鼓完瑶瑟
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瑶
瑟微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
丘”；“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
星劲有声”；“竦听荒鸡偏阗寂，
起看星斗正阑干”，等等。他听
于无声，有一首诗，末尾说：“心
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
雷。”他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警
句，至今网上仍经常被引用：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
中灭亡！

鲁迅是善于倾听的。他不
但倾听大地，倾听人民，也倾听
自己。《过客》中有一个“前面的
声音”，那是一个催促、叫唤，使
之息不下的声音。它既是时代
的声音，也是内心的声音。

这两种声音在他的著作中
贯通在一起。

（本文选自《无声的中国》，
花城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五年级那年我搬家了，从花
草住满了天台的屋子搬到了天
台没有泥土的房子，从江南搬到
了江北。新家也是独楼，有个小
小的院子，可那个片区的路、小
吃店是陌生的，邻居是不熟悉
的，因此，我并不十分习惯。直
到一年之后，种在院子里的花草
果树都有了生机。

新家门口有一片竹林，竹子
生得很高，站在二楼的窗口，伸
手能摸到竹的叶，是触来温润的
碧青色，夏日燥热的风里，这竹
林 有 着 与 夏 日 格 格 不 入 的 凉
意。回想起刚在那个房子住着，
还认不清路的夏天，入眼就是窗
口的竹林。准备升初中那年，竹
叶格外繁盛，竹林的主人或许是
有事耽搁了，没有及时修剪。竹
子越长越高，枝条被暑热压得弯
了腰，枝叶拥挤地闯入了我的
窗，我欣然将那片碧影迎入房
中。就这样，那个夏天的月光有
了实体，皓白光华随着竹叶的舞
动流转，晚风拂在竹叶上，那片

月华也有了清灵的声响，是夏夜
独特的伴奏。就是在那个被竹
影轻拥的凉夏，我开始接纳了这
个新家，也开始面对新的挑战。

初入住，爸爸买来花树幼
苗，妈妈买了一些菜苗种，我常
把果核扔到院子里。妹妹么，还
不会说话，只会拿着小铲子，勤
劳松土。刚入住的那个夏天桃
子很便宜，爸爸隔天就买桃子回
家。我每日把桃核从二楼阳台
扔到院子里。我们种下这些草
木，也种下对日后的期盼。

来年的春天，院子里多了一
棵完全属于我的小桃树。慢慢
地，院子里越发热闹，靠墙架子
上攀缠着的金银花，一黄一白，
花叶交颈，酷似鸳鸯私语缠绵。
迅速适应环境的紫薇花期很长，
开花时一树紫红色，一簇簇的
花，密密麻麻地坠在枝头，叶子
被花掩得看不见，太阳照到花树
上，一面墙都映着光影斑驳的紫
红。白玉兰花慢慢也开了，仅有
稀疏的几朵，靠近了，能闻到清

雅的香气。院子里还有一株九
里香，大概是鸟雀衔来的种子长
出的，见风日长，不知何时起，
它的香气竟盖过了白玉兰树。
除了冬季，九里香日夜盛开，指
头大小的五瓣白花，淡黄的细
蕊，并不妍丽的花朵因那沁人
香气妍美异常。后来，爸爸又
种下几棵细小的桂花，只活了
两棵，金秋时节，桂树上有着世
间最美的花。

不仅仅是花树，果树绿菜也
有别样可爱。我喜欢好养活的
花草，爸爸独爱娇美花树，妈妈
对果树菜苗情深不移，她种下了
百香果树、木瓜树、蒜苗、番薯
叶、红辣椒、金银花。妈妈每年
只有几个月在家，这些果蔬并没
有得到很好的照料，但是在几年
的时间里，百香果开花了，花是
紫色勾着黄色黑色的花盘，碧绿
中带着淡黄的果子十分可爱。
木瓜树长得也很高，叶子像撑开
的绿伞，砖头大的木瓜结满在树
梢。蒜苗总被忽略，但虫子不怎

么吃它，所以不用太费心照料。
红薯叶子长得浓密，到了时节，
地里叶子的根下都是红薯。辣
椒的叶子滚汤有爽口的甘甜，红
椒一串串地挂在小树上，妈妈
摘了来做辣椒酱，那一瓮子酸
辣可口的酱，我们吃了近十年，
到如今还在厨房里，只是剩得
不多了。金银花开得少，香气
是很好闻的，但总是被九里香
的气味掩盖。

我的桃树在开始只有零星几
朵花，叶子纤长但不繁盛，但一
年比一年壮实。在读初二那年，
桃树的叶子很密，纤长碧绿，新
叶摸上去如婴儿的脸颊，很嫩。
旧叶是浓重的绿，叶面脉络分
明，脉络是绿色的血管。桃叶闻
着有树的清冽。那个春天，每个
早晨都摘一片桃叶，带去学校，
放在课桌上，家里的桃树以另一
种方式在学校伴着我。又到夏
天，树上结了小小的桃，可长到
拇指大小就掉了。又过了一年，
桃树的枝干更加粗壮，花骨朵儿

很多。仲春时，一树满是粉色的
桃花，深粉色的桃花如云如雾，
将绿叶笼在其间，远远看去若云
蒸霞蔚，清风拂叶而过，绯粉花
雨纷扬洒落，常常引人驻足。

这新家渐渐布满我们居住的
痕迹，我的不安也渐渐退去。空
旷的院子里已经满是花、果、蔬，
杂乱却有章，冬有绿，春有花，夏
有香，秋有实。

每逢夏日，九里香的香气最
浓郁，长假的夏夜里看书，弹琴，
再泡上一壶茶细品，窗外有青
竹、月光、紫薇，窗里有竹影阑
珊，花气袭人，茶香袅袅。我爱
极了那样的夜晚，心绪清明又
无闲事，从不担忧第二日有事
忙碌。

十八岁时，我又搬家了，再
也没有了遍植花木的小院子和
无忧无愁的夜晚。但那些不掩
心事，放肆哭，放纵笑，伴着花
香，没有真正忧愁的日子，一院
子的草木替我牢牢记住了，犹如
那满院花木果蔬的气息。

母亲走了，年逾九旬的父
亲悲痛欲绝。近期，只要有人
闻讯上门安慰，或手机慰问，父
亲都会大哭一场。

我父亲比母亲大 11岁，他
们属于“拉郎配”式的婚姻。上
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从
部队转业到武汉体育学校工作
的父亲，到武汉看望姐夫弟弟
一家，认识了我的母亲。我母
亲少小就失去了我外公，跟随
我的大姨生活。大姨成家后，
我外婆、我母亲、我舅舅也跟随
着住在一起。大姨是这个大家
庭的当家人。

见我父亲有干部身份，又
经过武汉大学的专业培训，大
姨心里有了主意。她以帮助母
亲补习文化为由，让父亲接近
母亲。在父亲的帮助下，年仅
17岁的母亲，考进了438厂（即
武昌造船厂），当了一名车工。
在与母亲的接触中，父亲对她
心生爱慕，但考虑两人年龄差
距较大，又有些顾虑。大姨得
知父亲的心思后，鼓励他放下
包袱、勇敢追求。

正值青春年华的母亲，受
到新社会的教育，也想学《刘巧
儿》里的刘巧儿，自己找婆家。
但在强势的大姨面前，她不敢
公开反对，况且父亲帮她考进
了国有大型企业，对父亲心存
感激。对于母亲的处境，车间
工友都为她打抱不平，鼓励她
抗争，给她介绍对象。母亲向
父亲提出分手，父亲拂袖而
去。大姨得知后暴跳如雷，训
斥母亲自作主张，逼迫母亲与
父亲和好。迫于压力，母亲恢
复了与父亲的交往。数月后，
母亲再次提出分手。大姨与母
亲大动干戈，不许母亲回家住。

这时，武汉体育学校南迁
广州，合并到广州体育学院，父
亲随单位一起调到广州。天不
作美，可大姨仍不死心，在她的
软硬兼施下，母亲被迫与千里
之外的父亲鸿雁传书。在与父
亲的书信交往中，文化程度不
高的母亲，开始钦佩父亲一手
漂亮的毛笔字和诗情画意的文
字，对父亲的印象也在转变。
但父亲却浑然不知，也因母亲
曾几次反复，伤了他的心。他
在广州见了几个对象，准备确
定下来后完婚。

1958年春，我奶奶生病，父
亲回湖北老家探望奶奶后，路
过武汉见了母亲。得知父亲在
广州有了对象，母亲态度大变，
表示马上就可以同父亲结婚。
在确定母亲不是开玩笑后，父
亲尴尬表示，自己一点准备都
没有，能不能缓一缓？母亲态
度坚决，新社会，婚事新办，不
要什么准备。当天他俩去拍了
结婚照，第二天办了结婚证，第
三天就在母亲的房间里用砖头
搭了个双人床，第四天父亲返
回广州，母亲则到工厂上班。
第二年，母亲请了婚假，去广州

探亲。1960 年母亲生下了我，
隔了三年，生下了大弟。

1971年春，父亲从广州、母
亲从武汉调到了九江长江边的
6214 厂，实现了夫妻团圆。第
二年，母亲生下了双胞胎。在
养育几个孩子的过程中，父亲
深切体会到母亲的不易，时时
处处体贴、忍让、包容母亲。

在我的记忆里，由于年龄、
性格和文化上的差异，父母常
发生争吵，但胜利往往属于母
亲。由于父亲的“高姿态”，母
亲是家里的主心骨和掌权者。

八九年前，母亲的身体出
现异常，先是上下嘴唇不自主
地颤抖，继而说话不连贯、结
巴，写字成残字；到银行连自己
的姓名都签不了。父亲赶紧陪
同母亲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帕
金森症，除了药物治疗，父亲像
教牙牙学语的幼儿那样教母亲
练发声、学吐字，教写字。尽管
效果不明显，但他仍坚持不懈，
期盼奇迹出现。

母亲的病逐渐加重，走路
开始不稳，父亲就当她的拐杖，
他像呵护刚刚学会走路的幼儿
那样呵护着母亲。为了母亲晚
上上厕所不被绊倒，每天睡觉
前，他都要把从床前到卫生间
的道路检查一遍，并在床边放
置手电筒。已过八旬的父亲每
天几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睡觉，一旦母亲有点动静，他就
会打开手电筒、拉开电灯看情
况。如果母亲要上厕所，他就
会帮母亲起床，穿好鞋子，搀扶
母亲一步步挪到卫生间，有一
次晚上，在扶母亲到卫生间的
寝室里，父母双双摔倒在地，幸
亏同屋的小弟及时发现。

屋漏偏逢连夜雨，母亲的
帕金森病不仅没有控制住，反
而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她
已不能讲话、站不稳。鉴于年
近九旬的父亲已无力照料母
亲，我们兄弟仨决定为母亲请
一名专职保姆。虽然来了保
姆，但父亲仍不放心，上至给母
亲喂饭，下至给母亲洗身和解
决便秘，他都主动全程参与。

对于每天的喂饭和喝粥，
父亲充分考虑到母亲病前的口
味、她身体所需的营养。每次
喂饭或喝粥前，他都要事先用
嘴尝尝，觉得合适，才让保姆
喂。母亲的病情加重，时常在
白天或晚上叫喊，闹得满屋人
不得安宁。心如刀绞的父亲凑
到乱叫的母亲跟前，边摸着母
亲的额头边关切地问，你哪里
不舒服？渴了还是饿了？然后
他会摸到厨房，弄来营养水或
流食给母亲喂食。父亲一辈子
讲卫生、爱整洁，非常挑食，却
爱吃母亲的剩菜剩饭。

母亲这辈子活得值，她遇
到了父亲这样始终如一疼她、
爱她、惯她、依她的人。父亲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沉默也是一种声音鲁迅是善于倾听的。他不但倾
听大地，倾听人民，也倾听自己

年前，尽管新冠病毒行踪飘
忽，像火堆里蹦出的火花，四处
飞溅，我还是下了决心：飞回老
家过年，再去感受一次故乡年味
的不同。

在老家，我依然沿袭多年养
成的早起闲走的习惯。沿着街
巷，从形形色色的小店小铺门前
走过。尽管，除却卖早餐吃食
的，其中的大多数店铺尚未开
门。行走在早餐的饭菜飘香中、
大地醒而未醒的沉寂里，别有一
番情趣、另有一种愉悦。

再过几天年就要到了，迎着
兆丰年的瑞雪，赶一回故乡的早
集，我猜想保准能够早先闻到年
的气息、感受年的热烈、体悟年
的快乐、享用年的幸福。我像是
在寻觅，又好似在探微。天色微
明，村里的路灯还没熄灭。落了
一夜的雪还在飘着。

出村口走向西南。大概因
了原野的突然开阔空旷，在房
舍和杂树林间看似密匝的雪，
到了这里却显得零碎、轻柔，欠
了铺天盖地的气势。不过，它
毕竟不曾停歇。它现在倒是我
的信使了。

果然，在这处唐宋八大家之
首韩愈的中原故乡，《水浒传》里
武松被发配的地方，古孟州城之
东的南庄古镇，适才走近我便已
分明感觉到了她的钟灵毓秀，不
同凡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
开挖的莽河，从镇东缓缓流过。
在相对缺水的中原腹地，能有一
条河相伴相随，这该是上天多大
的恩赐了。季节虽在隆冬，河水
却并未封冻，河面天光映映，水
色隐隐约约。

走过莽河桥，在古镇街口
来往穿梭的人繁密起来。他们
踏雪而来去不免脚步就匆促。

看来，这座古镇的苏醒比周围
任何一座村镇都要早得多。不
过，一俟走进古镇，除却千年不
曾改变的街巷大致走向、南庄
古镇的名字，古的痕迹在这里
早已荡然无存。柏油铺就的宽
阔的街道，三层或者五层一座
连着一座的楼房，各式各样五
彩斑斓的广告牌，纵横交错粗
细不一从空中拉过的电线电
缆，停放着小汽车、摩托车、电
动车的店前小广场，披着雪花
却翠绿微露的冬青花坛……俨
然，它早已变成了一座颜值日
新的现代小城镇了。

天仍未完全放亮，雪花中的
灯箱广告还在闪烁，说明这座
充溢着现代气息的古镇，其夜
空曾是如此的灯火辉映，即便
在萧瑟的冬夜亦不缺乏色泽和
光彩。各色人流踌躇在摆放着
不同物品的专属区域，水果、蔬
菜、水产、肉类、干货、日用、服
装、鞋袜等各自一摊。就连卖
吃食的凉粉豆腐、包子馒头、油
条油饼、胡辣汤、肉丸子，亦你
是你我是我，让顾客可以货比
三家。

当然，还有和城市里完全
一模一样的超市，只是小型了
一些而已。它们也早早打开
门，灯火通明，有轻飘飘的音乐
传出。

似乎又下了大了点的雪，
在重起的北风的吹拂下，在黑
压压人群的头顶上方，忽左忽
右、时上时下飞絮一般，有的就
停落在了人们的帽子、衣领或
者眉毛上。而早集却是一点也
不清冷的，问价、挑拣、品评，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自忙
碌。但就是听不到叫卖的吆喝
声、讨价还价声和你夺我抢的

争吵声。人们只是悠闲地抄着
手，要么把买好的东西让卖主
放进竹篮、布兜、塑料袋里，要
么就是说一句俺不中意，便转
身离去。只有买到了合意的方
才双手合掌放在嘴边吹上几口
热气暖暖手，然后掏出钱包或
者手机，数钱、扫码、点屏，完
成交易……你摆我选、你卖我
买，和谐、融通、共济。

我拥挤在摩肩接踵的人群
中，目光常常被攒动的人头所
遮掩，有时只能踮起脚尖东张
西望。倏地，前面一片红色映
入眼帘，并伴有哗哗的轻响。
这因风而抖动或者飘动的红
色，在晨光初露的清早，洁白雪
花的漫舞里、熙熙攘攘你挤我
扛的人群中，尤显艳丽和惹眼，
挥舞出一派洋洋喜气。那是几
家摆卖春联的摊铺。我有些急
切地凑上前去，竟能看清几副：
鹊鸣报喜春已到、虎啸生威福
永存，吉祥如意；牛犁沃土千仓
满、虎吼山林万花香，瑞气盈
门；虎吟早春春意浓、柳风入画
画年浓，辞旧迎新……看着，寒
风瑞雪中的我，不禁身上发了
热，就有了喊上一嗓子“好”的
冲动。

再向前走，是摆卖吃食的摊
铺。但见一顶顶用绳子扯起来
的白布帐篷下，混合着油香、菜
香、肉香、汤香的团团热气，翻
滚蒸腾，随风遁入遥遥而来依
然细密的雪花中。在这儿、在
此时，我突然就闻到了年的味
道，也恍如看到了古镇那古老
的影子。假如，再能够听到那
卖油翁的敲梆子声、拖着长音
变换着腔调的豫式叫卖声，古
镇就是真切地回到了已然消失
了的过往……

□林贤治

在这儿、在此时，我突然就闻到了年的味
道，也恍如看到了古镇那古老的影子

迎着瑞雪赶大集

我爱极了那样的夜晚，心绪清明又无闲
事，从不担忧第二日有事忙碌

□谢新源

那满院花木果蔬的气息 □李婕

3 月 1 日-15 日，众生可爱——孙洪敏、张思燕、罗玉鑫作品
联展暨“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在广州大夫山艺术园举办。本
次系列活动由广东新快报社联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东省女
画家协会主办，新快报书画院承办。

□孙洪敏

如火
（油画）

母亲这辈子活得值得，她遇到了父亲
这样始终如一疼她、爱她、惯她、依她的人

我的父亲母亲
□尹广

一
岭南的春总是深藏不露，立

春时节也许温暖如夏，也许寒冷
如冬，似乎没有规律。

细细品味，又感到它无处不
在，它的笑靥，它的柔软，它的芬
芳，时时涌现。

公园里的梅花不知什么时
候已经谢了，取而代之的是满眼
桃花李花。花丛中成群结队的
蜜蜂在勤劳采蜜，许多蝴蝶翩翩
起舞，枝头上各种小鸟欢快歌
唱，迎接春天到来。

田野里，油菜花、紫云英花
开得正盛。农民已经在育种，春
耕春种已经拉开帷幕。一年之
计在于春，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
节，是播下希望的季节。

二
淅淅沥沥的春雨有些烦人，

有时会连绵不断下十天半个月，
室内室外都是湿漉漉的感觉，晾
在阳台上的衣服好多天不干甚
至发霉。

天地间仿佛都笼罩在雨雾
世界，四处朦朦胧胧，远山近野
一片混沌，湿冷的天气令许多人
只能蜷缩在家里。

忙于生计的人们走在路上，

打着五颜六色的雨伞，脚步铿
锵。川流不息的车辆不时溅起
水花。

雨后发现湖面涨高了，昔日
荒草地变绿了，一些落叶的树木
发出新芽，各种花开得更加娇
艳，田野上不知什么时候插上了
禾苗。

三
温暖和熙的春日格外迷人，

虽然岭南的冬天不像冬天，但气
温比其它季节要低，有时也会寒
气逼人。春寒料峭，晒晒太阳自
然是一件惬意的事。

趁着美好春光，人们争相踏
青寻春。公园、绿道、田野上，人
头涌涌，谁愿意独自待在沉闷的
家里，辜负了这明媚的阳光？

路边三角梅在阳光下更加
鲜艳。蜻蜓飞过来，燕子唧唧喳
喳叫个不停。空气清新温润，含
着花香。风带微笑，柔和轻盈，
一下子放飞了心情。

我喜欢有阳光的春天，它让
我心情畅快，感受到大自然的勃
勃生机，内心充满暖意与幻想。
我忽然意识到人们渴望春天，歌
颂春天，是因为春天让人内心安
好，带来无限希望。春天就是新
的开始。

我喜欢有阳光的春天，它让我心情畅
快，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内心充满
暖意与幻想

岭南的春 □王元


